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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来》中男性叙事策略下的女性形象

■李溪慧 ( 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辽宁 沈阳 110136)

［摘 要］ 电影《归来》讲述了一个特殊历史年代的悲情故事，在导演的巧妙叙述中体现着男性叙事策略，在这
种叙事策略下其塑造的女性形象可以被理解为顺从与隐忍的女性、从反叛到皈依的女性、同化抑或异化的女性。
本文通过对这几种女性形象的读解，剖析片中体现出来的男性主体意识，揭示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并

反思在当下多元文化理念的语境中，男性导演的性别话语策略的普遍运用和接受所昭示的社会文化现实。
［关键词］ 《归来》; 叙事策略; 性别形象; 性别话语

电影《归来》围绕着男性主人公陆焉识两次返家的故
事而展开，作为在特殊历史年代被政治运动左右而改变命

运的小人物，他的悲惨境遇折射了当下人们对历史的反思，

从对文本中人物命运的唏嘘感慨联想到整个民族的历史伤

痛。然而剥去这层历史的外衣，我们能看到导演在家庭信
念、爱情忠贞等价值观遮蔽下的男性叙事策略，用普世价
值掩盖复杂的文本意蕴，使之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话语

规范。在这套话语体系中，女性成为失语者，女性的自觉
意识被压抑和掩盖下来。电影《归来》中塑造了妻子婉瑜、
女儿丹丹等女性角色，分别代表了三种典型的女性形象，

即顺从与隐忍的女性、从反叛到皈依的女性、同化抑或异
化的女性。男性主体意识在电影文本中的渗透建构起男性 /
女性的二元对立关系，男性导演的性别话语策略在当下多

元文化理念的语境中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生存状态。

一、顺从与隐忍的女性

中国传统家庭伦理秩序要求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夫 /
父是家庭的核心，是家庭荣辱兴衰之所在，女性在家庭秩

序中必须要顺从于男性、依附于男性。陆焉识的妻子冯婉
瑜这一角色体现了中国传统价值观赋予女性的角色定位与

行为规范，即对丈夫不离不弃，坚持隐忍，忠贞不渝。冯
婉瑜在陆焉识离开的日子里一直勤勤恳恳地照料女儿维系

家庭，在漫长的岁月里践行对丈夫的等待。因丈夫喜欢女
儿学舞蹈放弃自己对女儿的规划，对丈夫的信件、丈夫的
钢琴无比珍视，在对丈夫的依附、顺从与爱中确认自己的
身份。婉瑜失忆之后依然是年复一年地期盼与等待，丈夫
的位置之重使其在婉瑜心中固化成了一个神圣的符号，不

可撼动，这使她不能接纳一个活生生的陆焉识。婉瑜不同
于中国古代女性以得到夫主认可来获得基本的生存保障，

然而她依然将丈夫当作精神的源泉以求得自身的精神抚慰。
婉瑜的坚持等待在陆焉识的确认之下得以圆满，由此成就

了一个“伟大”的女性妻子形象，否则她的等待就失却了
意义，成为又一个“阁楼上的疯女人”。在男性 /女性二元
对立的家庭体系中，女性的行为意义来源于男性，通过男

性来读解和确认。
当陆焉识逃跑归来时婉瑜不惜抛弃女儿跟随丈夫，是

对女儿背叛父亲这个家庭核心的惩罚。后来婉瑜一度对女

儿不闻不问，女儿哭诉“她总是记得我的不好”，源于女儿
对丈夫的背叛行为，在她看来背叛丈夫就是背叛家庭、背
叛伦理，不可饶恕，这是婉瑜给女儿下的罪论，也是妻子

对丈夫的忠贞不渝。这种强烈抵触行为因丈夫信中的几句
话就轻松化解掉了，对女儿的态度转变得如此突然。体现
出她的行为准则终究是丈夫的爱恨喜好，放弃自身立场和

价值观念，中国传统价值观标榜的妻子不过如此。
中国传统女性的伟大之处还在于其为男性主体的牺牲

精神，婉瑜的牺牲既有她无法明了期限的等待，还有文本

中隐喻的为解救陆焉识而作出的女性身体色相的牺牲。前
者是被伦理社会赞扬的，后者难以被伦理道德所包容。可
以想见以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伦理观念，作出这般牺牲多么

不易，这也是其精神失常的促成原因。挽救丈夫的生命的
无奈之举，把女性推入了不可救赎的道德深渊，两性不平

等的社会现实造成了女性的道德困境，在伦理观念规约下

男性个体的救赎尽管无力，然而却是卑微的女性实现被拯

救的一线希望，用以烛照心灵暗影的微弱光亮。女性用身
体挽救男性的生命，而男性才是女性最终的拯救者，女性

成为男性的拯救对象。

二、从反叛到皈依的女性

在男性核心的社会 /家庭体制中，女性对于男性的依附
成为女性得以安身立命的根基，然而总有一些反叛的女性

试图冲破这种宿命式的安排，试图在男性体制之外寻求自

我成长的契机，其叛逆的姿态张扬了被伦理压抑的女性意

识，然而其归宿必然是回归男性价值体系，逆向论证了男

权制社会伦理的稳固性。陆焉识的女儿丹丹就颇具有这种
悲剧性的反叛精神。丹丹对父亲陆焉识的疏离源于父亲在
她成长过程中的缺席，对父亲的排斥源于这个影子般存在

的父亲加诸于她们母女的苦难。丹丹对父亲的起始态度是
排斥，她剪了父亲所有的照片，对抓捕者告了密，以一种

决绝的抗拒态度抵御这个不甚光彩的父亲。这种抵御造成
了与母亲的对立，母亲是父权核心的同盟者，对父亲的恨

与对母亲的爱交织在一起，她试图阻止婉瑜去见逃跑的陆

焉识，说“你不能去，你去我们就都完了”，潜意识里把母
亲和自己看作一个阵营，而此时在婉瑜心中真爱的丈夫和

背叛的女儿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孤独而弱小的反叛者在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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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天平上不值一估。
丹丹告密暴露陆焉识的行踪，这是丹丹不被母亲接纳

的最主要原因，也是她后来最大的心理包袱，而在影片的

策略化表述中陆焉识被抓是其主动暴露造成的，丹丹的告

密在这显得不那么重要，叙述者巧妙的叙事策略下隐隐读

出女性的反叛力量的微不足道。多年后丹丹向陆焉识认错
时，换来的却是后者云淡风轻的一句“我知道，邓指告诉
我了”，父亲与女儿的不对等关系从这种姿态中可见一二。
女儿剪照片是小孩子胡闹，女儿告密也没放在心上，在影

片中父亲的这种态度不仅可以解读成父亲对女儿的纵容，

也可以是父亲的高姿态，女儿的抵御性行为在父亲独立完

满的精神世界中不具备与其对抗的能力。为了这种对抗所
付出的代价之于女儿是无比沉重的，父亲的宽恕源于男性

社会赋予其的强大力量，无比轻松地实现其对反叛者的救

赎，通过反叛者的新生进一步确认其主体地位。
从反叛到皈依男性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是传统伦理

观念制约下反叛者的惟一出路。在当前这个男性话语及审
美霸权仍然顽固不化的时代，女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中
处于某种非自由困境仍是一个突出的事实，为冲破这种困

境而做的挣扎往往导致女性反叛者处于社会文化暴力的压

制下，背负沉重的道德负担，而男性拯救者在这里常常扮

演救世主的角色，宽恕、包容、拯救，使女性叛逆者心甘
情愿地归附男权价值体系，自愿成为其追随者，共同维护

男性的权威。

三、同化抑或异化的女性

《归来》的故事以人性解放被禁锢的 “文革”历史背
景为时代语境，从政治的角度来看陆焉识这样的知识分子

被排挤到社会生活的边缘地带，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女性则

处于边缘的边缘。这种边缘之边缘的境遇彻底颠覆了女性
的自我意识，造成了女性向着男性的同化以及作为个性主

体的异化。长期以来“男女都一样”为口号的所谓“男女
平等”，在抹煞了性别差异的同时，解放了作为劳动力的女
性，女性解放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男性文化所塑造的忠诚

的臣服者与行为上的跟从者。影片中的居委会李主任就是
这样一个形象，这不仅体现在其向着男性标准看齐的中性

装束，抹杀女性的“脂粉气”，更体现在其骨子里的效忠意
识和言行合一的效忠行为。李主任的几次出场都和“上级
指令”有关，第一次是为贯彻对陆焉识的抓捕，李主任带
领两个负责抓捕的领导来到冯婉瑜家中，劝说冯婉瑜认清

形势、划分敌我阵营; 第二次出场是“代表组织”对失忆
的冯婉瑜确认陆焉识的身份，还拿出来上级文件作为“尚
方宝剑”。李主任态度的转变不是从女性的性别立场出发，
也无关乎个人情感，只是对“上级指令”的无原则效忠。
从效果来看，两次行为都不算成功，无论是劝说婉瑜放弃

夫妻感情还是强硬地把不被婉瑜认识的陆焉识塞给她，都

忽视了婉瑜作为一个妻子的情感体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自然会造成双方对话的错位。李主任的形象与新中国文学
发展史上出现的大量“党的女儿”的形象密切相关，这种
形象是男性权力主体塑造出来的、抽离了女性自我意识的
政治符号，通过大量的意识形态话语打造成女性行为的标

杆，遮蔽其隐藏的政治目的，进而抑制女性的自我觉醒和

自我拯救，从而使女性成为男权社会权利主体的忠实盲

从者。
如果说李主任这一形象揭示了女性通过异化走入社会

主流行列的生存策略，那么影片中的另一个女性角色———
方师傅的妻子———这一形象则表明了女性在社会底层挣扎
的无奈之选。陆焉识以一个重新站立起来的男性和丈夫的
身份去寻找方师傅，却只寻到了一个撒泼的中年妇女，尽

管方师傅或许受到了惩处，但不能亲自报仇却还是黯然而

归。方师傅妻子用言行影响了陆焉识的行为选择。在陆焉
识之前或之后，也许有很多人来寻仇。这种撒泼、蛮横、
粗鲁何尝不是方师傅妻子不自觉的生存智慧。为保证自身
的生存利益，在被挤压的生存空间自由呼吸，女性要放弃

很多生而来之的女性气质，抛弃被称之为女性美的那些东

西，尽管这些美的标准也是由男性主体确认和接受的，从

反向建构女性不被男性主体社会接受的形象，拒绝与男性

对话，这种不自觉的行为造就了女性形象的异化。

四、反思历史与当下的男性叙事策略

当历史苦难成为个人话语的书写源泉，人性与人格的

光环映照着隐藏在宏大叙事之下的卑微个体，主体性的光

芒得以闪耀。而在导演的男性叙事策略下，这种抗争的主
体总是男性。女性或者依附于男性，跟随男性的脚步，听
从男性的指令; 或者背负原罪等待男性的救赎; 或者自觉

不自觉地异化为价值标准之外的女性。众多的女性角色或
者不具备自我觉醒、自我救赎的意识，或者不具备自我指
认、自我拯救的力量，男性成为女性绝对的主导，女性成
为男性的他者。
这个嵌入特定历史语境的故事暗示着当时代女性的艰

难处境，然而缺少困境中的挣扎，使得片中的女性角色相

较于男性主人公的丰富圆满失色不少。别有意味的是，这
种隐藏的叙事策略受到了当下包括女性观赏者在内的受众

群体的广泛认可。尽管受众中不乏女性，但不得不承认男
性观影立场仍然是当今影视鉴赏与批评的主要立场。由于
创作者以及电影语言的男性立场，要塑造一种更加接近女

性真实情感的自觉自主的女性角色就变得更加困难。而只
有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下去考量，摧毁与清除顽固的男

性话语形式与父权至上的已有鉴赏与批评模式，才能彻底

完成电影文本的革新，实现电影中女性形象的真正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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